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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创世纪的神话，都以水的出现为人类文明的开
端。中国哲学“天一生水”的表达，西方文化“神的灵运行
在水面上”的描述，都是从柔弱的水获得天启。

不过，要追问一汪清泉从什么时候开始涌流，一条长河
从哪个世纪开始奔流？任何历史地理著作都难以找到上限。
远古的记载，都是美丽的神话。

我的家乡——山西洪洞广胜寺的霍泉，从三国时的 《水
经》就有记载：公元6世纪，郦道元著《水经注》，更有详细
的记载：“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发源成潭，涨
七十步而不测其深，西南经赵城南，西流注于汾水。”这是把霍
泉作为汾河支流的记载，是科学著述，也是经典美文，证明在千
年以前霍泉已成深潭形状，与民间俗称“海场”相近。北方人称
湖泊为“海”，大概始于元代。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外景
地就采自这里，外地观众不知道，影片里的大山，是霍山，奔流
的小河水，源自霍泉。电影插曲唱道：“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
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
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词作者
的灵感，来自清澈长流的霍泉水。

历史上，霍泉水是农业灌溉用水、居民生活用水，水的
流量能浇灌二三十万亩土地。晚清民国时，为解决洪洞、赵
城两县在用水上的争端，合理分配泉水，地方政府在水源地
建分水亭，从源头治理。解决了在水资源的分配问题，就避
免了两县农民因争水而时常发生的械斗。分水亭，“有亭翼然
临于泉上者”，实际功能是均水。前人的智慧和审美眼光总是
能把功用和审美融为一体，如燕园未名湖畔的水塔。霍泉之
西的分水亭，有一条木制廊桥穿过，成为观赏山景塔影、泉
水奔流的驻足点，又是移步换景的空间处理，水与亭构成一
个园林小品。分水亭边，还有砖结构的三角形门洞，其中一
道门上镌刻的联语是：“分三分七分隔数柱/水滑水秀水成银
涛”，横额：“梅花逊雪”。这是分与合的哲学思考，对水德水
姿的诗情赞美。分水亭之北，是水神庙，又称下寺，著名的
元代壁画，中国戏剧史必须提及的“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
场”片段，就在这里。壁画的场面，更多的是描绘水与人与
神的关系，也是对霍水长流的祷祝。

如果是夏天，你从30里地外的洪洞县城来到这里，立即
会感到凉飕飕的逼人之气：澄碧的一池泉水，从山底几株老
柏树根下怒放的泉眼，巍峨的霍山，高指蓝天的飞虹宝塔，
满山的森森古柏，分水亭四周的绿荫，湿润宜人，真是清凉
世界，人间仙景。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这里举行传统庙
会，毗邻数县的人都来赶会，是朝山礼佛，更是民间贸易、
文化盛会。幼年时，我坐着牛车来赶会，凌晨来到这里，睡
梦中睁开眼，看见一池碧绿，如看见蓝色夜空的一颗亮星
星，堪称人生的“洗礼”。

几十年间，我在外奔波，足迹几遍全国。每到一个城市
或乡村，当地的河流湖泊、盛地名泉，总是影响我的观感和
心情。在一些繁华热闹的城市，高楼林立，穿过城市的河流却
经年浑浊，使人扫兴。那一年，我去陕西安康开会，看到清澈的
汉江水，真是澡雪精神，多年难忘。我知道，由于过度开采、人口
膨胀，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泉水河流已经枯竭断流。北京玉泉山，
我去勘查过，早已是徒具其名、滴水全无。湖南韶山，毛主席住
过的滴水洞，倒还有一线泉水；游人掬水而饮，表达对领袖的感
情。泉城济南，趵突泉水的升降，会已成人们关注的新闻。水资
源严重短缺会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点应成为国人的共识。
有一个宣传节水的公益广告说：水是地球上人的最后一滴眼
泪。话虽说得极端，却是水危机的口号，如同棒喝，叫人一惊。

每次回家乡，尽管家乡已面目全非，霍泉却依旧，我心
里总是惦记霍泉，像惦记一位高寿的亲人。时间充裕的话，
我总要去亲近霍泉，尝一口千年不断流的家乡水，然后掬水
擦把脸，洗净俗世的尘垢，浇灌干枯的怀抱——人和水，竟
是如此亲密！

东西方的哲人都以“逝水”解释物质的运动。孔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
条河流。”面对长流不息的泉水河流，我们不仅感受到时间的
流逝，而且关注人类的命运。水，生命的基本元素，蕴含朴
素的真理。

责编：杨 鸥 邮箱：hwbwyb@sina.com

2015年6月10日 星期三文学乡土

我的文学创作，开始是孤单单
地在静夜偷写，没想到后来变成公
开地在文坛上露脸，更没想到还让
我当上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

泰 华 写 作 人 协 会 成 立 于 1986
年。1990 年 4 月，协会届满重新改
选，结果司马攻被选为第五届会
长，他提出要把“泰华写作人协
会”改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

当时，作协还没有会址。司马
攻曾对我说：“泰华文友应该有自己
的家。”

1990 年年底，司马攻约我和几
位文友吃午饭，饭后，他说带我们
去看个地方。当我们到了拉玛戏院
三楼一间房间，只见里面空洞洞
的，没有一件家俱，黑斑斑的墙
壁，破旧的塑胶地板。司马攻说：

“这是作协的会址。”泰华作协终于
有了会址。

文友们有了自己的家，接触的
机会就多了，相聚的时间也长了。
每个星期天，总有文友到作协聚
会。每次开理事会，会议结束之
后，总是会终人不散。理事、文友
仍留下来聊天。

对我来说，由于接触多了，就
对好多文友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和
了解，以前有些陌生的文友也成了
知已。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依章两个
月开一次理事会。但由于每个星期
天，作协主要成员、文坛主力都在
作协会面，因此，作协的运作就比
较敏捷及时。星期天有空我便会到
作协。但后来一段颇长的时间，我
极少到作协。

当年我外子患上了肝癌，我内
心焦虑万分，除了安慰他、照顾
他，经常陪他跑医院看医生，也经
常赴北京、上海、昆明、广州等地
去治疗。 隔年，次女小燕也同样不
幸地患上了癌症。我神魂俱乱，心
如刀割，感到撕心的悲痛！

2003 年，外子谢世，繁重的业
务担子以及种种难解的问题，排山
倒海地压得我几乎倒下。不到 100
天，我最最疼爱的女儿也离我而
去，我更是痛不欲生。

当时刚好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书 记
张锲先生莅泰访问，他通过文化
参赞先给我来电话，后来又亲自
给我通电话，可我由于过度 悲 伤 ，
竟在电话中失声恸哭，话都讲不出
来。以前我几次到北京，他都很
热 情 地 宴 请 我 ， 这 次 他 的 到 来 ，
凑巧碰到这个情况，我不但没尽地
主之谊，连一句客气话都无法说。
现在回想起来，还总是耿耿于怀。

在这种心境下，我哪有时间和

心情去作协。强烈的悲伤突然使我
记性极差，文章更是很久都没写。
我曾对司马攻说：“我有负于作协和
支持我的文友……”

司马攻安慰我：“梦莉，你别想
得太多，朋友们会理解你，目前你
主要是：身体第一，业务第二，作
协就放在第三、第四吧。”

烦人的事虽然接踵不断，但情
绪稍为稳定，业务还是忙忙乱乱。
不久我又走进了作协，星期天抽空
到作协会会文友。进了作协，心情

便会舒畅一些，听文友们的高谈阔
论，欢声笑语，烦心恼人的心思暂
时消散，心境也豁然开朗。

如今，作协早已搬进更宽大敞
亮的新会址，近百的文友欢声笑语
充盈其间。

虽 然 我 商 务 很 忙 和 社 会 兼 职
多，但文学还是我的最爱。

虽然我认识的人多种多样，但
文友是我的最知己。

虽然我到过不少地方，但作协
是我最温暖的家。

若大的尘世
万物寂静 人畜安祥
众神款款 仪式如此盛大
她们侧身走过的样子
恰是一片雪花飘落的优雅
一些声音 若隐若现
先是一株小草内心的颤抖
接着是大地根部细密的狂欢

蜀葵

我喜欢喊她的乳名：熟季花
她们在朴拙的檐下散发着清甜
黄昏不动声色 草引领着风
而风 正默默留住晚霞

她们健壮 丰腴 随遇而安
风一吹 就开出茂盛的火焰
贫瘠 充实了她的内在
她的每一瓣都很清白

泺水以北 邂逅一丛蜀葵
邂逅一个人最美的一段时光
温热的夕阳是另一种悲欣
天涯 一下子比咫尺还近了

九州山水到江油，千古乡愁滚滚流。
举首依然那轮月，伤心更是一低头。

附记：江油是李白故里。自20余岁出川之后再未还乡，想李白走过千山
万水，每每于静夜“低头思故乡”之际，于普通的乡愁之外，更有一份思乡
而不得归的感伤之心罢？

第四届“万松浦（春季）讲坛”举办

第四届“万松浦 （春季） 讲坛”日前在万松浦书院成功举办。由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乾坤、著名作家卢新华、万松浦书院首聘
驻院作家陈占敏等，分别以《古希腊人的审美生活》、《浅论“三本书
主义”》、《作家的全节以成》为题做了讲演。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沿
用古代书院问答启发的形式，从两种不同类型的阅读、文学创作道路
上的两大陷阱、经典的标准以及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等问题进行剖
析。来自大陆及香港、台湾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参加研
讨。本次讲坛采取讲学、专题演讲及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较之前3届
讲坛，涉及的学术领域更广，层次更为多样，现场气氛更为热烈。

（王海东）

家乡家乡水水
卫建民

平原落雪（外一首）

苏雨景

温暖的家
梦 莉（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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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办书院：
承担文化修复功能

史飞翔 文 一

文学新观察

书院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书院是
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教育、文化机
构，它集聚徒讲学、藏书印书、学术研
究、祭祀及化民成俗等功能于一体，对
中国传统社会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
培养、社会的进步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起，书
院大有复兴之势。一些作家纷纷办起了
书院，如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在山东办
起了万松浦书院，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
才在天津办起了北洋书院，著名作家陈
忠实在陕西办起了白鹿书院。这说明，
书院并未真正远离我们，在许多文化精
英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块文化圣地。书院
仍然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是中国文化人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
园。

书院寄托文化理想

张炜表示，希望社会上多一些像古
代书院那样的机构，维护精神圣地的纯
洁，维护经典文化。在他看来，书院应
该有一种承担文化修复的功能。“我想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修复我们的传统
文化，发展华夏文明。而书院在古代对
官学是一种补充，现代也应该是一种补
充。它应借助一种良性的语言符号系统
来发展社会文明，而不是让大学生们仅
仅知道如何写论文。”

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已走过 11
年，它具备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
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及藏书和
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
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
和弘扬文化的决心和抱负等。张炜认
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今天的坚
守十分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
似而实非。

冯骥才创办的北洋书院是天津大学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别名，书院分
为文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中心和文化
研究中心三个中心，已经招收一些研究
生。在从事文化抢救的过程中，冯骥才
感受到，这些工作需要理论知识，目前
学术界和实践脱节，办书院可以培养这
方面的理论人才。他还在做一系列的博
物馆，除了他自己的画廊外，在学院里

建立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自从他创
办了研究院，邓友梅、张平、刘诗昆等
文艺界名家先后来到天津大学演讲，并
且每年都出版演讲集。冯骥才表示：

“我的理想，是在理工科大学建一个人
文的圣殿。”

陈忠实与陕西一些文化人创办白鹿
书院，有他们的文化理想。陈忠实说：“书
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它又是
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我们办白鹿书
院，要承继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风神
秀骨。以白鹿书院为平台，广泛团结、
联系国内外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开
展游学、讲学、讨论等交流活动，让传
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

白鹿书院诞生在古长安这块具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陈忠实表示，白
鹿书院将会开掘源远流长的关中文脉，
承续关学精神，探索促进传统文化向现
代转型的新途径。书院将对现实问题和
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既从文学和艺术
的角度，也从思想理论以及学术的角
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书院还会以文学
和艺术为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
讨、交流，为促进和繁荣文学事业尽心
尽力。”

让书院在现代社会落地生根

书院萌芽于唐，繁荣于宋，延续于
元，全面盛行于明清。进入近代以后，
由于“欧风美雨”及“坚船利炮”的影
响，书院面临危机。终于退出历史舞
台。胡适曾痛心地说：“书院之废，实
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000年来学者
自 动 的 研 究 精 神 ， 将 不 复 于 今 日
了。……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
国的大学研究院。”胡适将书院精神概
括为“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

“自修与研究”。胡适说得没错，与现代
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相比，中国古代的
书院确有它独特的优势，比如自主办
学、各有特色，学者治校、学术自由，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道德修养，

面向社会开等。
蔡元培、胡适等人意识到书院的重

要性，于是他们发起了一个书院研究和
实践的热潮，开启了现代书院新历程。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几个高潮
如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王湛心学、
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
关。书院经过一代代学人的薪火相传，
其文化教育功能泽被后代、影响深远。
同时，书院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藏
书、建筑以及民风民俗等都产生了深远
影响，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应该重视书院传统。今天兴起的

“书院现象”虽然与历史上的四大书院
不可同日而语，但具备鲜明的民间色
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文化书院一
脉相承。当今文化人以书院这种形式来
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书
院可以创新教育、繁荣学术、推进文化、
维系人心，可以凝聚中华人文思想，培养
中华文化人才，推进中华文化研究、交流
和普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书院在当下的重新兴起，充分说明了它
的勃勃生机。尽管书院是乡土中国的历
史记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书院
与当下社会的衔接问题，解决好书院与
传统文化的对接问题，那么书院在现代
社会是完全可以重新落地生根的。

万
松
浦
书
院

江油留句
——诵《静夜思》有感

高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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